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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国工程院院士，中国最优秀的科学精英和学术权威群体，是国家设立的科学技术最高学术
称号，终身荣誉。外界赋予他的称谓很多，比如：推动中国深海研究的先行者，国际大洋钻探第一位中国首席科学

家……但他递给记者的名片上却只印了两项头衔：教授和中国科学院院士。他就是著名海洋地质学家汪品先，同济
大学里老师、学生口中“科学的化身”。

办公室是第二个家

        寻找汪品先是件相对容易的事情，因为除了出差、会议、上课，他几乎全年无休地在学校的办公室里工作，研
究课题、准备教材、编写书籍等等。办公室犹如他第二个家，他说那是因为只有在办公室里的书桌上，在身边一叠

叠的资料中才有工作的感觉。

        然而，采访汪品先却不是件易事，尽管已年近八旬，却依然每天忙忙碌碌地周旋在各项工作中。“最大的心愿
是争取建造大洋钻探船，这相当于是海洋中的航空母舰，现在世界上只有美国和日本才有，中国想要在海洋科技上

达到国际水平，就应该拥有自己的大洋钻探船，但从立项到使用大概需要花费十年时间。其次是建设‘深海观测系
统’，这项工程已经列入‘十二五’，初步通过了。”汪品先说如果能建立“深海观测系统”，那人类与海洋关系将发生重
大改变。

        什么是深海观测系统？汪品先解释说：“在海底布设观测网，将气象台、实验室建造在海底，用光电缆供应能
量并传输信息。简而言之，就是到海洋内部去研究海洋。如果建成，这项观测系统不仅能预警台风、地震，甚至可

以让人们在家通过电视直播观看海底火山爆发的壮观场景。”事实上，早在这项工程申请立项前，汪品先与他的团队
就于2009年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海底综合观测试验系统——东海海底观测小衢山试验站。

首次大洋钻探 能活着回来就是成功

        汪品先这样争分夺秒地工作是有原因的。“海洋受到如此重视，工作能有如此条件，这都是最近几年的事。”曾
经，一幢由肝病房改成的集体宿舍是他的住处；曾经，一个废弃的大车间是他的实验室；曾经，吃饭用的大搪瓷碗

是他用来淘洗海洋沉积物的“设备”。太多的曾经让汪品先无法不珍惜今天的来之不易。



        当年，汪品先高中毕业时因为成绩优异被选派留苏，进入莫斯科大学学习地质学，“那个时候全部是分配
的。”虽然并非其本意（他开始的志向是文学、历史、政治），但很快汪品先就全身心地投入。“然而，我业务生涯
的转折是在1978年，那时我被选派成为中国石油科技代表团中的一名成员，到法国、美国考察两个月。”

        这次考察经历给予了汪品先不小的震撼。“看到了石油界、地质界最前沿的科技都在海洋。”这让汪品先开始逐
渐意识到海洋科学事业的重要性。随后，汪品先参与了海南岛莺歌海外石油钻井的现场研究，这是南海第一口石油

探井，也是汪品先开始海洋科学事业的起点。

        二十年后，中国正式加入“国际大洋钻探计划”，这是中国地学界梦寐以求的目标，也是汪品先和同行们多年推
动的结果。1997年，汪品先提出的《南海大洋钻探建议书》在国际竞争中脱颖而出，接着他担任国际大洋钻探
ODP184航次的首席科学家，成为船上两位指挥之一。这是他第一次上大洋钻探船，船上的两个月，他的“上班”时间
从下午3点到凌晨3点，责任压力之大使他很难休息。甚至在上船前他曾与老伴说：“我能活着回来就是成功，结果
184航次在南海的南沙和东沙深水区6个站位钻井17口，实现了中国海区深海科学钻探零的突破。”

主动请缨主编《十万个为什么》

        虽然当年曾在出海前说过：“能活着回来就是成功”，但汪品先更愿意将这些出海的经历视作一次次有趣的历
程，他在海上获取知识，也在船上结交朋友。汪品先坦言，有些新上船的学生可能会存在晕船、怕吐的现象，更嚷

着“简直干不下去了”。这时，汪品先就说：“我也晕船，只是我吐的时候不让你看见。吃了吐、吐了吃，习惯了挺过
去就行了。”

        汪品先说的“挺过去”依靠的是两个字：爱好。因为在汪品先的眼中，科学是好玩的，需要很强的好奇心才能具
有创造力。“当然，这种爱好是需要培养的，最好从少年时代就开始。”为此，汪品先联合所在的学院办起了“深海陈
列馆”让青少年看“没有海水的海底”；他还主动请缨主编了《十万个为什么》（海洋篇）一书。

        对于汪品先这些年来所做的科研成果，提出的科学观点，在国际学术界也曾出现相反的声音。但汪品先认为这
不是坏事：“科学本就贵在怀疑。这样我才能进一步研究并用事实说服对方，科学才能进步。”

        正是因为基于对人才的重视，汪品先虽然已经多年不招学生，却仍然坚持在讲台前，为学院里的研究生们讲
课。而且，但凡上过这门课的学子们都知道，“每一年汪教授上课使用的PPT都不会简单重复，并且那些PPT都是他
亲自准备，从不让人代劳。”

京剧是他的另一爱好

        汪品先的第一爱好当然是科学研究，但他也绝非“一心只读圣贤书”的“书呆子”，京剧是他另一个无法割舍的爱
好。“小时候我家附近就是个大舞台，我常溜进去看戏。有一次梅兰芳去那儿演出，因为太轰动了，连检票的工作人
员都溜进去看戏了，我也跟着溜了进去。他唱得可真是好听呀！后来我有了儿子，也会带他们听戏，企图培养他们

的兴趣，可惜他们没兴趣。老伴孙湘君倒是在我影响下喜欢上了京剧。”

        提起老伴，汪品先的脸上是掩饰不住的幸福。“我们俩在北京俄语专修学校做了两年同学，又被分配到了同一
个大学、同一个专业，做了整整七年的同学。”1963年，有着深厚感情基础、志同道合的两人结为夫妻。然而，两人
却因为工作关系不得不忍受着两地分居的“煎熬”。汪品先感慨道：“三十多年来，我一直过着学生般的生活，没有负
担，可是她却生活得十分艰苦，一边是两个儿子，一边是繁重的工作。她几乎是牺牲着自己的事业支持我的工作

啊。”


